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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

作作，，无论是在思想主题上无论是在思想主题上，，
还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能够都能够
发现具有不少的新意和新发现具有不少的新意和新
质质，，也许可以说也许可以说，，这些新意这些新意
和新质也包含着文学对新和新质也包含着文学对新
时代的积极呼应时代的积极呼应，，也是新时也是新时
代在文学中培植的种子代在文学中培植的种子。。

“
五年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第九次全国作

代会上做闭幕辞，专门用一个词与大家共勉，这

个词就是：创造。如今我们回顾五年来长篇小说

的收获时，也许会由衷地感到，作家们丝毫没有

辜负“创造”这个词语。因此，我愿意以“创造”为

视角，去描述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所作出的

努力。

“创造”新的文学世界

当代小说家从来没有丧失现实热情，现实生

活作为小说的重要资源，始终具有压舱石的意

义，这一点在近五年来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一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带着现实

的温度和新鲜气息，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崭

新的文学世界，这是一个展现“中国故事”魅力的

文学世界，也是一个形象诠释“中国经验”的文学

世界。作家们不仅是现实的观察者，甚至也是直

接参与者，比如有不少作家就以挂职或参加扶贫

工作队等方式直接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或者是在

采访中获取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们的

“创造”就是从生活的土地上直接生长出来的，如

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陈毅达

的《海边春秋》、杨遥的《大地》、王松的《暖夏》、温

燕霞的《琵琶围》等。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具有主题

写作特征的小说是富有创造性的，是因为作家们

通过写作表达了他们对脱贫工作的独到认识。战

国红是在辽西新发现的一种珍贵玉石，开发战国

红也成为了当地脱贫工作的重要手段，但滕贞甫

的小说《战国红》不仅反映了这一脱贫现实，而且

还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脱贫攻坚就像是中国共

产党为人民开发的一块纯朴的玉——这是更珍

贵的“战国红”。又如，好几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在

扶贫工作中意识到年轻人的人生选择问题。《海

边春秋》中的刘书雷是省文联的干部，本来有志

于做文学研究的学问，但他认识到既要做学问，

也要做事业。他把援岚工作当成事业来做，不仅

在援岚工作中取得了重要成绩，而且也发挥了自

己的文学专业优势。赵德发则从成长的角度来塑

造一位基层干部的形象。《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是

一名农家女子，在城市读了大学又回到乡镇工

作，正是乡村的脱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让她一

步步从“小我”的世界里走出来。杨遥当过驻村干

部，他的《大地》既有纪实性，又饱含真诚情感，以

最朴实的文字表现了年轻人对大地的思考。

在阅读这些紧贴现实的作品时，我特别留意

作家们对现实的思想发现。如周梅森的《人民的

名义》写的是反腐故事，作者将反腐斗争提高到

了要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明

确提出一个“政治生态”的严肃话题。李佩甫的

《平原客》看似也与反腐斗争有关，但作者却是从

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异和困境的

角度去讲述故事的。张平的《生死守护》以某市扩

建城市大道工程为情节，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反腐

斗争，而是把重点放在塑造一名誓死守护人民权

益的领导干部形象上。

寻求新的思想发现，这不仅体现在现实题材

作品中，也成为反映历史生活小说的突破点。陆

天明的《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演变，他感

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这一带着体温的“幸存

者”认识便成为了小说的主题，不同的幸存者会

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陆天明试图追问每一位幸存

者，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理想。范稳的《重庆之

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停留在揭

露和控诉侵略者的罪行上，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

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

和人民之间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邵丽的《金枝》

通过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写了以父辈为代表的革

命史，揭示了中国社会是如何在革命与建设、城市

与乡村的冲突中一路走过来的。叶兆言的《刻骨铭

心》则通过小历史去触摸大历史。表面看上去，他

写的是一群人的情感生活和他们琐碎的人际交

往，似乎带有偶然性和不可捉摸性，但是背后都能

触摸到大历史。韩少功的《修改过程》是以知青和

老三届的历史记忆为主要内容的，但作者在真实

还原历史的叙述中一再暗示人们：历史处在修改

过程中，人们的生命基因也处在修改过程中。

《笑的风》和《艺术家们》这两部作品出自两

位老作家之手，一位是80多岁高龄的王蒙，一位

是临近80岁的冯骥才，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经验

浓缩在作品中，将小我融汇在大我的历史沧桑之

中。王蒙的《笑的风》以农民子弟傅大成成长为一

名著名作家的命运历程为主线，既是对个人命运

的一次总结，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

反思，反思中贯穿着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精神。冯

骥才的《艺术家们》以天津几位艺术家的成长与艺

术追求为主线，分明有着作家自己习画的身影，

传递了一种在实践中摔打出来的结实的艺术观。

文学世界中的创造性还特别体现在作家们

对小说精神内涵的深入开掘上。比如蒋韵在《你

好，安娜》中写了几个年轻人相互纠缠的青春岁

月和爱恋，因为矛盾或误解，在各自的内心埋下

隐隐的嫌隙，也使主人公一生背负着深深的愧疚

而寻求自我救赎，这既关乎承诺，也关乎救赎，是

一种让人的精神获得净化和洗礼的叙述。张炜的

《艾约堡秘史》也是一部关于救赎的小说，他为经

济时代的“当代英雄”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对

人性的叩问和对人心的探询，是很多作家的基本

主题。陈希我的《心！》写了一种罕见的“心碎综合

征”，作者通过众多人对主人公林修身的描述，试

图揭示出人心是如何碎的，身与心是如何分离

的，这种构思显然表现了作者对于现实中精神错

乱现象的忧思。东西的《回响》以一桩案件侦破为

线索，将案件推理与人物心理轨迹作为互文关系

来推进情节，从而触及人性情感最隐秘处，所谓

“回响”，是纷繁现实投射到人的内心时，作者内

心之悲悯和大爱的反应。王跃文的《爱历元年》通

过年轻人爱情危机的故事，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倡

导爱的世界的新词：“爱历元年”。孙惠芬在《寻找

张展》中将一个关于中学生教育的题材写出了新

意，孙惠芬试图寻找到一条对“90后”的救赎之

路。余华的《文城》同样隐含着寻找的主题，小说

明线索是林祥福寻找小美的故事，在这故事背后

还暗藏着对“文城”的寻找，但文城始终是虚幻

的，“没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

文城。”文城也许是余华内心搭建的一处逃离堕

落现实的精神旷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

思想的影响，对于拓展小说精神内涵的作用不可

低估。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以一个乡村女子进

入城市的故事开拓出身体乌托邦的主题。付秀莹

的《他乡》书写了现代女性在城市的精神历练，坦

陈女性身处现实与精神两难的困境。周瑄璞的

《日近长安远》通过两个农村女孩进城后的命运

变化，揭示出女性身体不仅存在作为性别的身

体，还存在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盛可以的《息

壤》通过三代女性的生育史书写了女性的身体反

抗和无奈。这几部小说可以说都是对于现代女性

的精神之问。

在这个崭新的文学世界里，有一道东北风景

格外引人注目。批评家孙郁曾说过，东北充满了

东北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作家都无法写出来

的异样的文字。这异样的文字曾在现代文学史上

有过惊鸿一瞥，但在当代，东北的异质文化一直

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呈现。因此近五年来一批立足

于东北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陆续推出，应该引起

人们的重视。迟子建自然是东北的代表性作家，可

以说她的所有小说都是为东北故乡和东北底层人

民吟唱的歌。近些年她先后出版了《群山之巅》和

《烟火漫卷》，两部小说关注的都是普通人的命运，

前者凸显东北边地风情，后者充溢着城市烟火气

息，两部小说温柔中有硬朗，充分展现出东北人的

情和义。除了迟子建，在这道东北风景线中，还有

刘庆的《唇典》、老藤的《刀兵过》、津子围的《北方

的十月》、王怀宇的《血色草原》、周建新的《锦西

卫》、双雪涛的《聋哑时代》等。这些小说在历史与

现实、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等的对应关系中

寻找东北文化之魂，抒发东北人的心声。《唇典》

的灵感来自东北口头文学，小说以民间传说和历

史轶闻为素材，热情赞颂了东北人最优秀的品

质：敬畏和珍惜。《聋哑时代》则是通过当代年轻

人的成长让人们看到东北文化的倔强和不屈。这

些反映东北的小说接连出现也许不是一个偶然

的事件，它意味着东北的异质文化终于积攒起一

股力量，我愿意以“新东北小说”为这些小说命

名，并期待着它给当代文坛带来更多的惊喜。

“创造”新的人物形象

在传统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被置于重要位

置，以往的文学理论也强调，人物是小说的灵魂，

应该以人物为中心来结构小说。贝内特曾说：“优

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什

么东西”。但一种贬低人物塑造的现代小说观流

行起来，作家们热衷于在结构、故事、叙述上做文

章，不再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他们的小说也就

难以留下鲜明、完整的人物形象。这一现象在近

五年来的小说中得以改变，作家们逐渐回到注重

人物塑造的路子上来，不少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形

象跃然纸上，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塑造了一个革命圣

女的形象。她是小说的主人公赵秀英，这位胶东

姑娘在抗日烽火的燎烤中逐渐成长为一位智勇

多谋的村长，后来又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一名支前

队长。她阴差阳错地卷入了东北野战军的解放战

争，同战士们一同出生入死，历经艰辛，发挥着常

人都难以发挥的作用，为解放大东北立下了汗马

功劳。这个形象似曾相似，却又耳目一新。说她似

曾相识，是因为她就在中国革命英雄谱系的序列

之中，她的聪明智慧，她的人民本色，她对革命的

忠诚，她对爱情的执著，等等，或许也能在过去的

文学经典人物身上有所发现；但她绝对又是令人

耳目一新的，因为她集全部的完美于一身，在她身

上闪耀着崭新的光芒。这种光芒我愿意称之为“神

圣性”。神圣，是赵秀英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她的心

目中，革命是神圣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

之中，她所做的一切是神圣的；一直萦绕在她心上

的爱情梦也是神圣的。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已经

有了很多正面的革命者形象，但是还没有一个像

赵秀英这样闪耀着神圣性光芒的革命者形象。

如何塑造好正面形象特别是英雄形象，一直

是困扰作家的难题。正是从这一角度说，朱秀海

所塑造的革命圣女形象赵秀英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作家在这方面寻求突

破。如陶纯的《浪漫沧桑》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

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

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最终爱情也不如

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

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

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杨少衡的《新世

界》所写的主人公侯春生无疑是一个革命者形

象，他忠于革命事业，在斗争中勇敢坚定，同时又

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使他常常对敌特分子的

伪装和狡诈估计不足，对人性的复杂和多变也缺

乏认识。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英雄人物的缺点，

而认为这恰恰是侯春生这样的革命者对于新中

国这一他心目中的“新世界”的美好想象。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具有极

其强大冲击力的作品，它的冲击力来自于主人公

郁漱石。这是邓一光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是一

个拒绝战争却又敢于直面战争的悲剧式英雄人

物，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里，这完全是一

个崭新的文学典型。郁漱石内心具有强大的和平

主义情结，他看透了战争的本质，但在炮火连天

的时刻，他不得不参与香港保卫战，他成为了日

军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他更像一名顽强的战士，

同时又是一个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阿来的《云中记》塑造了一名祭师形象：阿

巴。祭师这一职业特性使阿巴能穿行于新旧文化

之间，也能沟通和谐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通

过对阿巴回村去为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招魂的

书写，表现了生命如何在灾难中得到精神洗礼的

主题。阿巴面对灾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由过去

作为祭师的骄傲之情转变为了“哀怜之情”，这种

哀怜之情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之情。

胡学文的《有生》塑造了一个接生婆形象，她

一生的经历深深刻下时代的印记，她一方面不断

接纳新生命来到世界上，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父

亲、丈夫以及子女死于种种社会灾难之中的痛苦，

可以说，在祖奶身上浓缩了百年历史沧桑。但胡学

文对这个人物的认知又完全超越了现实层面，他

并没有将这个形象作为一个表现历史和社会的入

口，而是着力于挖掘祖奶这个人物所蕴含的关于

生命的价值。接生婆这一身份就是与生命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接生婆又是活跃在民间的职业者，

民间对于生命的伦理和信仰贯穿在她们的职业

生涯中。胡学文通过对祖奶这一人物的塑造，表

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观的理解。

黄孝阳是一位痴迷于以现代理念来结构小

说的作家，如他的《众生·迷宫》不仅取消了人物

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取消了形象在叙述中的作

用，将知识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单元。尽管如此，

在其后创作的《人间值得》中，他也把塑造人物作

为小说的第一要素来对待了。小说塑造了一个恶

人张三，这个人物贪婪、龌龊、堕落、冷血，但他又

是一个有着自我认知焦虑的恶人，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恶来自哪里，他是从社会经验中获取到了

“朴素真理”，但这些朴素真理在他身上却拓展出

恶。黄孝阳试图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达出“恶是

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思想主题。黄孝阳是

一位极具创造性的作家，但正当他该大展宏图之

际，却突然英年早逝，我至今仍感到心痛不已！

近年来，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是“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麦家发挥他对密码符号钻研透

彻的优势，在《人生海海》里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

神秘性的上校形象。上校的身体成为一种秘密，

封存了历史的复杂多变，他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

方式应对人生的坎坷，只求好好活下去。梁鸿的

《梁光正的光》则将学者思维和非虚构思维带进

乡村叙述，她初次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些鲁莽，但

却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既

是从她家乡梁庄生长出来的，也是从她内心生长

出来的，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变化。关仁山在《金谷

银山》中塑造一个主动返乡的新农民形象范少

山，这一形象明显是作者自觉向柳青和路遥学习

的结果。钟求是的《等待呼吸》以马克思的《资本

论》勾连起一对年轻人纯洁的爱情。《资本论》的

光芒把年轻人的内心照亮。这是一对非常独特

的、也具有隽永感染力的爱情形象。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

是作家更关注普通的小人物，而不是一味塑造伟

人、神人或奇人。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和石一枫

的《心灵外史》写的都是典型的小人物，无论是宋

梅用还是大姨妈，显然都没有值得宏大叙事的丰

功伟绩，她们基本上游离于大历史潮流的边上，甚

至其举动与历史进程相左。但两位作家都看到了

她们身上“好人”的一面，也在对好人之“好”进行

拷问。任晓雯笔下的宋没用其实是以软弱和忍让

的方式来回避人生的进取。石一枫则要告诉我们，

一个心善的人在精神上还得有信仰的支撑，否则

她的善可能会办出恶事。这两部小说的小人物并

不天然地占有道德的优势，体现了作者不从众的

价值观。马平的《塞影记》所写的百岁老人雷高汉

显然也是一个普通小人物，但作者写出了“普通”

的非凡意义。他经历百年历史风云，遭受了各种磨

难，却始终没有熄灭心中善与爱的光芒，这既是他

能幸存下来的缘故，也是他要幸存下来的理由。

“创造”新的表现方式

现实主义是当代文学最强大的文学传统，至

今仍是文学的主流，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

过去过度执著于客观再现和写实性叙述的现实

主义，在表现方式上它变得丰富多彩，这得益于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逐渐形成的一

个新的传统，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经历了

对抗、并峙与磨合之后，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

义文学这两大传统进入到对话和交融的新阶段，

这仿佛是给作家提供了两副眼镜看世界，现实主

义是戴着理性的眼镜看世界，现代主义是戴着非

理性的眼镜看世界。当作家有了两副眼镜后，就

能看到世界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层面。这也说明，

我们现在的文学语境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

互影响相互对话的语境，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

现代主义文学传统齐头并进的语境，我将其称为

后现实主义语境。

几年前适逢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从获奖

作品就可以看出，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对现实主

义文学的坚守和突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

梁晓声是上世纪80年代恢复现实主义本来

面目写作潮流中的一名主角。四十年来，当代文

坛千变万化，但梁晓声以不变应万变，其所坚持

的现实主义方法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曾有尝试

现代派的短暂经历），他这一次获奖的《人世间》，

可以说既是他的个人精神史，也是他的现实主义

集大成。《人世间》让我们重返80年代的人道主义

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军旅文

学大合唱中，徐怀中既是一名歌声嘹亮的歌者，又

在歌唱中带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茅盾文学奖

授予徐怀中的《牵风记》，既是向一位90岁高龄仍

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致敬，也是对徐怀中内心跳荡

着的“不安分”表示致敬。这种“不安分”是一种浪

漫情怀，是一种对美的憧憬。陈彦同样是一位执

著于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一板一眼地向古典看

齐。《主角》就是一部作者学习古典作品在人物形

象上下功夫的小说。徐则臣属于年轻的“70后”。

“70后”的教育背景基本上是现代主义文学，我

们从徐则臣的小说中既能够看到他所具备的现

代主义文学素养，又能看到他对传统现实主义经

典的亲近；但现代主义文学素养充分自由地调动

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从而有效地摆脱了现实主义

的拘谨一面。《北上》可以说是现代主义传统与现

实主义传统完美合作的结果。李洱的《应物兄》最

能代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景观。李洱是先

锋文学的热烈拥护者和实践者，他对于现代主义

文学的执著，就像梁晓声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执

著，都是缘于发自内心的真诚。《应物兄》是明确

以现代主义方式去构建文学世界的。但他的身上

同样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以现实主义精

神面对中国现实，在思想上是及物的，所表达的

思想是现实主义的，我将李洱在《应物兄》中所体

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称为思想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种关乎叙述能力和观察能力

的基本功。王安忆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她在小说

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可以说就是对于现实主义最

忠实的坚守。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选择

了对淮扬菜进行精雕细刻，小说主角自然是一位

厨师，但王安忆的“厨艺”甚至毫不逊色于小说中

的厨师陈诚，她的文字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烹饪的

美食，同样刺激着我们的味蕾。王安忆借助烹饪，

再一次彰显了她酽酽的知识分子情怀，她从人性

深处和日常生活最平淡处寻找历史的刻痕，她的

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如此深沉。肖亦农在《穹庐》中

同样表现出超凡的叙述能力，在技巧上和思想上

都不标新立异，小说最核心的思想主题便是人道

主义。他通过书写不同人物的命运遭际，去探寻

人性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复杂状态下是如

何闪耀出光亮的。

现实主义作家乐于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

吸取长处，从而丰富其表现手法，这也成为了一

种普遍的趋势。范小青数十年来基本上延续着面

向民间的现实主义写作，但她有着开放的胸襟和

积极的学习姿态，非常善于将一些现代主义方法

嵌入现实主义叙述中。《灭籍记》就是这样一部作

品。这是一部充满着荒诞感的小说，但范小青的

荒诞并不同于现代派的荒诞。现代派的荒诞是建

立在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范小青的荒诞

是来自她的现实主义，是她的现实主义基调上的

一抹跳跃的色彩。刘心武和赵本夫都属于典型的

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已是古稀之年，但在文学思

维上根本看不出保守、停滞的痕迹，相反充满着

创新意识，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充满了兴趣，并

能有效地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化用到自

己的创作之中。刘心武在《邮轮碎片》中采用一种

碎片式的结构方式，全书共分四百多个部分，讲

述在一艘巨大邮轮上发生的故事，他希望这种碎

片式的叙述能够对应年轻人碎片化手机阅读的

习惯。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将写实性叙述

与非现实叙述交织在一起，讲述在黄河故道上繁

衍生息、植树造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

开辟新纪元的大寓言。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

义来概括作家的创作。事实上，作家在表现方式

上的多样性也许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比如李宏

伟是一位先锋性写作特别鲜明的作家，但他的

《灰衣简史》可能受到了《浮士德》的启发，写的也

是“影子交易”的故事，表现了当下的时代景观。

张忌的《南货店》写浙江的一个小镇、一座小村和

一个小店，借用世情小说的手法，不仅写出市井

民间的情趣，也深刻反映出时代大潮涌动下的人

情冷暖。蔡测海的《地方》则得古代笔记小说传统

的神韵，其出色的想象力和文字的智慧表达融为

一体，颇有楚骚之风。梅卓的《神授·魔岭记》是一

部以藏族不朽经典史诗《格萨尔王》为灵魂的神

奇小说，小说的神奇性是作者对民族文化领悟的

结果，它与现代主义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陈应

松的《森林沉默》带有很多荒诞、奇幻的书写，但

这种荒诞性和奇幻性与其说是受现代主义影响，

不如说是陈应松对他长期生活的神农架的亲身

体验。陈应松从森林的神秘和沉默中认识到人与

自然的关系。贾平凹的《暂坐》以日常叙述的方式

讲述了“我”与十来位女子的交往，完全采用一种

散文化的方式写小说，充分发挥了他在语言文字

上的优势，让人们体会到，在人间烟火中的“暂

坐”就会在文学中获得永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纵览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无论

是在思想主题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能够发

现具有不少的新意和新质，也许可以说，这些新

意和新质包含着文学对新时代的积极呼应，也是

新时代在文学中培植的种子。中国当代文学所具

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就充分体现在文学与时代的

密切关系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便有了共和国文

学，洋溢着新中国的青春朝气。“文革”之后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便有了新时期文

学，高扬着改革开放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时代大踏步前进时，当代文学是否正在形成

一个与时代相呼应的“新时代文学”，或许这五年

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通过其新意和新质，已经回答

了这一问题。

文学在文学在““创造创造””中开启新时代中开启新时代
————五年来长篇小说巡礼五年来长篇小说巡礼 □□贺绍俊贺绍俊

（上接第1版）中国作协和各团体会员单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

导、周密部署安排，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专题党课、组织生活会、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等结合起来，扩大学习宣传覆盖面；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抓手，学以致用、以

用促学，在办实事、解难题中深化宗旨意识、强化担当精神；牢

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团结引导广大作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精心统筹用好所属报刊社网等媒介平台，

营造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推动文学

事业和作协工作迈出新步伐。

在宣传思想战线开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

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明

确要求。中国作协党组高度重视文学界的“四力”教育实践，专

门制定了开展“四力”教育实践工作方案，多个部门单位联手承

担培训任务，通过举办全国文学业务骨干培训班，开展文学志

愿者服务活动，加强和改进对团体会员单位的指导支持与服务

管理，发挥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

席会议、全国文学内刊联系机制的作用，办好全国基层作协负

责人专题培训班、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少数民族作家班、新时代

诗歌创作研讨班等培训班，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等多项活动、

举措，筑牢信仰之基、砥砺信念之魂，加强文学队伍建设，进一

步增强作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好地发挥作家

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焕发精神 积极作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鼓舞和指引下，广大作家听党话、跟

党走，“四个意识”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加鲜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和关注现

实、反映现实成为越来越多作家的自觉追求。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广大作家浓墨重彩书写我

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追求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生动描绘当

代中国的历史巨变，真实记录我国人民惊天动地、众志成城的

故事，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伟大斗争中，文学界与全党全国人民同舟共济，以笔为援，推

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发挥了文学记录时代、讴歌英雄、

慰藉情感、鼓舞士气的独特作用，弘扬了灾难面前中国作家挺

身而出的光荣传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广大

作家深入前沿一线，讲述精彩小康故事，奋力书写新时代的

“创业史”，生动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中国大地的新貌

新颜。在全球疫情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协不断拓宽对外、对港澳台文学

界的交流渠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把

增强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工作主线，生动书写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

的伟大实践，努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新时代呼唤作家具备与之匹配的认识能力和辩证的总体

性视野。五年来，中国作协引导广大作家深刻把握和表达新时

代中国的历史趋向，把文学的思想植根于广阔而深刻的伟大复

兴进程中，关注现实、塑造新人、培根铸魂，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文学的价值在生动描绘中国人民精神面貌

和中国大地新貌新颜上得到逐步强化，文学的尊严在更加主

动、更加自觉地服务时代、服务人民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广大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对新时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新时代新时代
新篇章新篇章

迎接第十次全国作代会


